
今 宵 一 谜

“请你躺下来，雪梨。”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之后，女

人身上的蓝条子渐渐地平顺起来，
变成了一些直线。女人的双手交叠
着安放在小腹之上，袖子挽着，露
出右腕层层缠绕的纱布和纱布上
一些形迹可疑的斑点。
“闭上眼睛。”
女人脸上的黑洞消失了，屋子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谧。
“雪梨，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十年。请叫我小灯——— 那才

是我的真名。”
“中国名字吗？”
“是的，夜里照明的那个灯。”
“小灯，你对西方心理治疗学

理论了解多少？”
“弗洛伊德。童年。性。”
女人的英文大致通顺，疑难的

发音有些轻微的怪异，却依旧很容
易听懂。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是怎

么看的？”
“一堆狗屎。”
沃尔佛医生忍不住轻轻一笑。
“小灯，上一次发生性行为，是

在什么时候？”

女人的回应来得很是缓慢，仿
佛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心算。
“两年零八个月之前。”
“上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

候？”
这一次女人的反应很快，几乎

没有任何迟疑和停顿，“从来没有
流过眼泪，七岁以前不算。”
“小灯，现在请你继续闭眼，做

五次深呼吸。很深，深到腰腹两叶
肌肉几乎相贴。然后放慢呼吸节
奏，非常，非常，非常缓慢。完全放
松，每一丝肌肉，每一根神经。然后
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两人都不再说话，屋里只有女
人先是深沉再渐渐变得细碎起来
的呼吸声。女人的鼻息如一条拨开
草叶穿行的小蛇，窸窸窣窣。草很
密，路很长，蛇蜿蜒爬行了许久，才
停了下来。
“窗户，沃尔佛医生，我看见了

一扇窗户。”
“试试看，推开那扇窗户，看见

的是什么？”
“还是窗户，一扇接一扇。”
“再接着推，推到最后，看到的

是什么？”

“最后的那扇窗户，我推不开，
怎么也推不开。”女人叹了一口气。
“小灯，再做五次深呼吸，放

松，再推。一直到你推开了，告诉我
你看见了什么。”

女人的呼吸声再次响起，粗
重，缓慢，仿佛驮兽爬山一样的
艰难。

沃尔佛医生撕下桌子上的处
方笺，潦草地写了两张便条，一张
给凯西，一张给自己。

给凯西的那张是：立即停用一
切助眠止疼药物，改用安慰剂。

给自己的那张是：尽量鼓励
流泪。

1976 年 7 月 24 日
唐山市丰南县
李元妮在一条街上挺招人恨

的。
李元妮是她在户口册上的大

名，其实在街坊嘴里，她只是那个
“万家的”——— 因为她丈夫姓万。街
坊只知道她丈夫姓万，却没有几
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众人只称
呼他“万师傅”。当然万师傅只是当
面的叫法，背后的叫法就很多样
化了。

万师傅是京津唐公路上的长
途货车司机，一个月挣六十一块钱
工资，比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还多出
几块钱。

万师傅个子极为壮实，常年在
路上奔走，晒得一脸黑皮。十天半
个月回趟家，搬张小板凳在门口一
坐，高高卷起裤腿，一边搓脚丫子
上的泥垢，一边吧嗒吧嗒地抽闷
烟，那样子和搂草耙土的乡下人也
没有太大区别。别看万师傅一副土
老帽儿的样子，他却是一条街上见
过最多世面的人。万师傅常年在大
城市之间走车，大城市街角里捡起
来的一粒泥尘，带回小县城来也就
成了时新了。虽然万师傅对自己很
是苛省，对老婆孩子，却是极为大
方的，每趟出车回来，总是带回大
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物件。所以万家
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和一条
街上的人都有些格格不入。

李元妮招人恨，除了丈夫的原
因，也还有她自己的原因。李元妮
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被省歌舞团
挑上，练过几个月的舞蹈。后来
在一次排练中摔成骨折，就给退
了回来。李元妮回来后没多久就
嫁了人，过了两年又生了孩子。
同样是人的媳妇人的妈，李元妮
和街上那些媳妇那些妈却很有些
不同。

最后那扇窗户，我推不开

可是，杨友仁得到的真的是一
张 A。

该我叫牌。我叫了 100 万，然
后朝杨友仁使眼色，让他主动放弃
跟牌。谁知，杨友仁好像没有看见
我的眼神，说了声“跟”，然后亮出
底牌。果然是一张 A！

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杨友仁。这
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
有点不敢往下想了。

看来，我唯一的指望就是王建
勋了。同时，我得先将杨友仁赶下
场去。

我们开始玩梭哈。可接下来，
王建勋节节败退，而杨友仁的运气
好得惊人，居然连拿几把顺子，有
一次还是同花顺。半个小时之后，
王建勋宣布停战，败下场去。

我的计划泡汤了！
看来，我中招了。杨友仁与王

建勋不约而同地出卖了我。许绍阳
呢？他有没有和他们一伙？我扭头
看了一眼坐在一旁观战的许绍阳，
他眉头紧锁。凭直觉，他对场上的
情势变化也很感意外。

撤退吧！我想。留得青山在，何
愁没柴烧？

可是，欧阳雪燕发话了：“现在
还剩下你俩。尽管你们都是我宏运
的人，但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分出高
下的机会。就以手中现有的筹码为
本，谁输光了谁认输。当然，如果你

们还想另外加赌注，我也不反对。”
杨友仁挑衅地望着我。我知道

自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进退无
路，只有迎接挑战。

我不相信，凭着我的牌技，赢
不了杨友仁这小子。

可是，我错估了杨友仁。俗话
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杨友仁在
宏运的这些时间，牌技突飞猛进，
加上对我的底细了如指掌，敌暗我
明，我一下子招架不住，居然节节
败退，几把就输光了筹码。
“马先生！”杨友仁不再称呼我

“洪刚”或者“马老师”，看来，他对
自己的胜算早有把握，也许为了这
一天，他一直在准备着，“你的筹码
已经输光了，认输吧！”

犹如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
认输？我马洪刚的词典里还没有出
现过这个词。

我决定孤注一掷。至于赌注，
我抬起胳膊说：“我这只胳膊能值
多少钱？”

杨友仁干笑两声，说：“这样
吧，我们一局定输赢。你输了，留下
这只胳膊；赢了，我输你一只胳膊！
钱是燕姐的，我们都不便做主。”

这是直接宣战，以命相搏。我

咬了咬牙，点头同意。许绍阳满
脸忧虑地望了我一眼，随即离开
了赌场。

这一把，我的底牌是 2 ，明牌
分别是 J、Q、K；杨友仁的明牌是
3 、4 、5 ，如果底牌是 2 的话，再来
一张 6 ，就是顺子。我的下一张牌
必须是 10 或者 A，同时，我还得将
底牌换掉，才能确保稳操胜券。

我得到了一张 A，杨友仁也得
到了一张 6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杨友仁并不占据优势，除非他的底
牌真的是 2 。可是，我记得一共 6
副牌，24 个 2 点，其中 23 张已经亮
掉，还剩一张，应该藏在码堆最后。
而我的这把牌，他必须是顺子才能
赢我。

想到此，我决定不冒险换牌，
将底牌亮了出来，同时对杨友仁
说：“亮牌吧，杨先生！我不信你的
底牌是 2 点。”
“是吗？”杨友仁将一张明牌和

底牌同时拿起，轻轻地搓了搓，然
后，猛地将底牌一摔，“看好了！这
是什么？”

2 点！场上一阵骚动！
“不可能，我要求查牌！”我大

声叫道。

“那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在
欧阳雪燕的授意下，荷官将剩下的
牌全部翻开亮在桌上，果然没有那
张 2 点。

要么是杨友仁的牌技确实超
过了我，要么是欧阳雪燕暗中助了
他一臂之力。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我今天算是彻底栽了！

欧阳雪燕说：“做局做到了本
姐姐头上，今天你就认栽吧！”说完
冲保镖们一点头，他们便一拥而
上，拳头棍棒一齐下来，我只有招
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其中一名
保镖一脚踹在我的胸口，我只觉头
一阵眩晕，一口热乎乎的东西从嘴
里喷了出来……

突然，一辆摩托车吼叫着冲了
进来。许绍阳坐在车上朝我急喊：
“洪刚，上车！”

我拼尽全力跃上他的后座。十
几个保镖拿刀拿棒地围了上来。许
绍阳抓起一把扑克，如天女散花般
连发数张。趁着他们躲闪的工夫，
许绍阳猛踩油门，摩托车像箭一
样冲了出去。身后，传来几声枪
响，我感觉到左肩像被什么重物
狠狠地撞击了一下，随即便失去
了知觉……

汪露露梦想着对方的反应会
是惊喜万分，哪承想是这种结
果。她气得牙根痒痒。想解释还
解释不清楚，只能等待对方回家
验证，可又担心验孕棒上的显示条
会突然消失掉，于是她再次冲到楼
下药房买了两只回来，只等吕森回
家当场演示。

吕森到家的时候，汪露露已经
倒在床上睡得昏天黑地了。除了放
在鞋柜上的验孕棒上明晃晃地显
示着两条红色提示线以外，剩下的
就是放在桌子上早已冷掉的饭菜。

吕森转身冲出了家门。
冲出去的吕森提着一大盘香

蕉和一个布满尖刺的榴莲喘着粗
气吭哧吭哧地往家走。“我要当爹
了”的念头嗖嗖地往头上涌，每
踏 出 一 步 他 都 会 不 由 自 主 地
“呵”上一声。汪露露真争气
啊，说怀上就怀上了，今年回家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
解释了。

再次进门的时候，吕森看到汪
露露又在洗手间里鼓捣着什么。他
脱了鞋子，放下水果，飞快地冲进
厨房开始做饭：“我给你重新做套
营养餐，等着。”

从这天开始，汪露露在吕森这
个兽医专业营养师的照顾下，过上
了母系社会般富足的生活。

汪露露的反应过于严重，除
了正常的呕吐外，居然还喷了血
和胆汁。

汪露露没有想过怀孩子是这
么困难和遭罪的事情。现在的她是
天天翻着日历牌过日子。每天除了
应对那种不断涌上来的呕吐感觉，
还要试着平息烦躁的心情。她总觉
得这么过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自杀。

尽管吕森经常说：“你要保持
良好的心态，这个时期要有猪的精
神。”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试想，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
从哪个角度去想，似乎都没有让汪
露露完完全全能够接受的地方。就
算是把自己当成猪，也做不到像猪
那样吃了睡，睡了吃。

十月怀胎，哪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了。也就是说，她没有考虑到要孩
子和有了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儿，就抱着十二分的热情勇往直
前地冲向了战场，可当看到真正
的硝烟战火时却临时打了退堂
鼓。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何

况怀孩子和要孩子这种事情涉及
一个小生命的生死存亡，这可比上
战场还要难啊。性命攸关岂能当儿
戏对待？

身兼数职的吕森医生每周都
会按时给汪露露测量体重。怀孕近
4 个月，体重非但没长，反而降了 2
斤。汪露露又脱水了。

苦苦熬到孕期反应减淡，汪露
露的精神劲又提了上来。除了白
天不睡以外，就连晚上也瞪着眼
睛胡思乱想。吕森躺在她身边觉
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熟睡中
经常被汪露露碰醒，不是说背痒
痒就是要加餐。

一天夜里汪露露躺在床上实
在睡不着，为了恶补反应期损失掉
的美食，一道道名菜“嗖嗖”地像走
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好家伙，诱
惑得汪露露口水直流。于是她麻利
地捂着肚子冲下床执笔在便笺纸
上写道：“我想吃玉米、茄子、土豆、
芸豆、锅贴、莲叶香豆、宽粉、血
肠。”然后贴在吕森放在床头柜的
眼镜片上。

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吕森从
单位赶回来做饭，顺便还要了一道
菜“一锅出”。

汪露露看着眼前的菜立刻笑
了起来，真有才啊。菜里果然有“玉
米、茄子、土豆、芸豆、锅贴”。

吕森见汪露露迟迟不动筷子，
急忙问道：“又不舒服了？怎么还不
吃呢？要凉了。”

只听汪露露回答：“我在等茴
香豆和血肠。”

唉，对吕森来说，恢复了食欲
的汪露露，比有反应的时候更难
对付。

年终岁尾，吕森越发忙碌起
来。作为技术部负责人，不但要做
好当年的工作总结，还要计划明年
的工作任务，除此之外更要应付来
自不同方面的客户。

每当有人邀请吃晚饭或者有
餐会的时候，吕森就会不由自主地
打憷。一来汪露露的身子越来越
沉，二来是随着肚子的增长，这个
女人的脾气也逐渐见长，只要晚上
有应酬，汪露露的电话肯定一个接
着一个打过来，而且发短信的速度
比在 QQ 上聊天还快。

男人嘛，都要面子。于是吕森
不得不在饭桌上厚着脸皮向大家
解释，老婆怀孕了。虽然大家表示
理解，可吕森仍然觉得难为情。

吕森不在家吃饭的日子，汪
露露可以从单位食堂随便买点儿
饭菜打包回家吃。望着窗外明亮的
灯光，寂寞之情涌上心头。

直接宣战，以命相搏

“我要当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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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作者：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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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冯小刚新片《唐山
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
震》与电影同期上市，为更好
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
种可能。小说《余震》被业内
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
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
国内各种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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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洪刚

《暗灯》作者马洪刚曾是
一名痴迷赌博、技术超群的
千术之王，却在历经磨难与
坎坷之后，毅然金盆洗手，高
举反赌大旗，向世人揭秘赌
场内幕、揭露千术真相，用自
己的“千术”劝好赌之人戒
赌，因为“十赌九诈”！

《暗 灯》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
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
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
奴》中，当 80 后小夫妻汪露
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
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才发
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
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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